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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重组与美国对华战略演进的

国内政治逻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８）

王　浩


【内容提要】　中美建交４０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变迁的背后

一直存在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学界对于前者已有充分

研究，但却较少探讨美国对华战略演进中国内政治逻辑所发挥的

作用。基于此，本文致力于从美国国内政治联盟重组的视角入

手，分析不同阶段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如何影响其对华

战略的走向。本项研究表明，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在中美关系发展

的三个阶段———战略大三角时代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后冷战时代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和战略竞争时代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背后，美国的对

华战略实质上存在由国内政治联盟重组所构建的三种相应形态：

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主导下的接触，东北部—西海岸与南方—

中西部联盟 “对等极化”结构下民主、共和两党分别基于自由主

义与现实主义的接触，以及 “奥巴马联盟”与 “特朗普联盟”从

不同国内政治逻辑出发而突显的差异化对华战略竞争主题：从多

边制度竞争与规则约束到双边经济竞争与合作型施压。因此，美

国国内政治的演变是观察其对华战略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关键词】　中美关系　联盟重组　美国政治　战略竞争　

特朗普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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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美两国建交４０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及其演变形成了与此前３０年

全然不同的逻辑。在中美冷战对峙时代，美国以遏制为核心内容的对华战略主

要反映出的是地缘政治逻辑，即在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阵营尖锐

对抗的背景下，美国将遏制和封锁中国视为其全球冷战战略的一部分。然而从

１９７９年起，中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逐步深化的全方位交往，致使美

国对华战略在地缘政治考量之外，也越来越无法免于其国内政治变量的影响，

特别是随着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美国国内政治对于其对华战略

的制定及其走向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学界围绕美国对华战略演进

背后的地缘政治逻辑的探讨已较为充分，但对于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因

素对其对华战略变迁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却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美国

国内政治联盟重组的视角切入，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

产物。①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基于美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自国际

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地发挥塑造作用，而必须通过对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

偏好施加影响，才能参与到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过程中来。因此归根到底，

美国外交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内不同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偏好方面的共识与冲

突，它们源于美国在自身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国内不同地域、社

会阶层和产业部门为代表的多层次社会力量与利益发展的非同步性 （犪狊狔狀犮犺狉狅

狀犻狊犿）和非均衡性 （狌狀犲狏犲狀狀犲狊狊）。随着国际体系及国际格局的不断演化，多元

化的社会力量在对外战略方面既有可能产生彼此相似的利益诉求，也有可能形

成相互冲突的选择偏好。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增强自身的政策影响力从而在与

国内竞争对手的博弈中赢得胜利，最终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的利

益诉求，这些社会力量纷纷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基于共同利益和偏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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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治联盟。由于美国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总统和国会

议员等政治精英从赢得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个体政治理性出发，

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便不得不考虑自身依靠的政治联盟的利益，这就使这

些联盟得以通过影响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从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彼此合作或

相互对抗的政治联盟。最终，以选举政治和国会政治博弈为中介或平台，美国

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多数联盟意志的体现。从

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一直体现为民

主、共和两党间的 “势均力敌”，亦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长期、稳定地占据

执政的多数地位，因而政治多数联盟的形成必然需要超越党派的合作。①

以上分析解释了为何国内政治联盟及其力量重组能够对美国对外战略的走

向产生重大影响。就过去４０年美国对华战略的发展变迁而言，不同时期美国国

内政治联盟的格局及其演化同样导致了差异化的对华战略诉求，从而引发了相

应的对华政策结果。基于此，笔者将分别从１９７９年以来中美关系演进的三个阶

段———战略大三角时代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后冷战时代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以及战略

竞争时代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入手，论证美国对华战略调整背后的国内政治联

盟重组逻辑，以期对已有的研究视角进行有益补充。

二、 东北部—南方联盟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
国内政治基础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一方面是国际

体系两极结构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战略与其国内寻求对外扩张的主导

性政治力量———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形成了某种 “共振”，通过参与塑造

这一联盟的对外战略利益，使得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美国国内占据了政治博弈

中的上风。②具体而言，美国东北部在此期间始终是全球领先的金融和制造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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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犚狅狀犪犾犱犅狉狅狑狀狊狋犲犻狀，犜犺犲犛犲犮狅狀犱犆犻狏犻犾犠犪狉：犎狅狑犈狓狋狉犲犿犲犘犪狉狋犻狊犪狀狊犺犻狆犺犪狊犘犪狉犪犾狔狕犲犱犠犪狊犺

犻狀犵狋狅狀犪狀犱犘狅犾犪狉犻狕犲犱犃犿犲狉犻犮犪，犖犲狑犢狅狉犽：犘犲狀犵狌犻狀犅狅狅犽狊，２００７。

王浩：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基于 “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３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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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此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倾向于自由主义，致力于向外部世界进行大规模产

业扩张以获取现实利益；美国南方则在此间期间逐步发展为重要的军事工业基

地，因而在军工产业利益的推动下希望美国能够增加军费开支，进行对外战略

扩张。毫无疑问，共同的对外战略利益诉求使得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成为冷

战期间美国国内坚不可摧的主导性政治力量，这一力量跨越民主、共和两党，

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着绝对多数的地位，进而使得美国的冷战战略呈现出两

方面主要特征：一是在经济领域积极发挥 “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通过构建

西方国家内部及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广泛的经贸联系，助推美国经济的增长；

二是借助冷战的时代背景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并大力输出军火，从而不断壮大国

内的军工产业。

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上述国内政治逻辑直接决定了中美建交后美国对

华战略的重心。在地缘政治逻辑决定了大三角时代中美合作应对苏联扩张的宏

观背景下，东北部—南方主导性国内政治联盟的对外战略利益诉求使得美国的

对华战略聚焦于两个方面。首先，这一联盟对外经济扩张的利益诉求使得中美

建交后两国的经贸往来随即起步并迅速扩展。到１９８４年时，美国便已经成为中

国外国直接投资 （犉犇犐）的第一大来源国。①其次，这一联盟对外军事扩张的利

益诉求使得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华安全合作的需求大幅增长：１９８２年９月，里根

政府批准出售给中国一套价值５００万美元的电子计算机系统，用于模拟导弹飞

行；同年１０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中国从军火外售管制名单中剔除，美国军火

商可向国务院和商务部申请对华军售许可证；同年１２月，中美签订了一项合

同，规定美国向中国提供价值１２００万美元的地球资源卫星地面站。②此外，中

美军事交流也随之达到了高潮，仅１９８５年就达２３次；１９８６年，时任美国国防

部长卡斯帕·温伯格 （犆犪狊狆犪狉犠犲犻狀犫犲狉犵犲狉）访华，称中美 “已是亲密和可信赖

的朋友，双方的军事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③。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武器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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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

１０期，第１０６页。

刘连第等：《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北京：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２、

９５页。

犆犪狊狆犪狉犠犲犻狀犫犲狉犵犲狉，犉犻犵犺狋犻狀犵犳狅狉狋犺犲犘犲犪犮犲：犛犲狏犲狀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犢犲犪狉狊犻狀狋犺犲犘犲狀狋犪犵狅狀，犖犲狑犢狅狉犽：

犠犪狉狀犲狉犅狅狅犽狊，１９９０，狆狆．２９３—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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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可参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美国对华武器出口情况 （单位：万美元）

年　份 商业出口 军　售 总　额

１９８３年 ５８．８ ０　 ５８．８

１９８４年 ２６０３．５ ０．６ ２６０４．１

１９８５年 ４２５８．１ ４２．５ ４３００．６

１９８６年 １８７３．５ ５４．７ １９２８．２

总　计 ８７９３．９ ９７．８ ８８９１．７

　　资料来源：犛．犕犪犺犿狌犱犃犾犻，犝．犛．犆犺犻狀犪犆狅犾犱犠犪狉犆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１９７１—１９８９，犔狅狀

犱狅狀：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２００５，狆．１４８．

综上所述，在从中美建交到冷战结束的十余年里，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背

后固然存在应对苏联威胁这一地缘政治逻辑，但在其以经济和安全为核心的对

华战略调整背后，国内政治逻辑起到了同样不可忽视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东

北部—南方这一政治联盟的主导地位及其战略利益诉求使得美国在经济上致力

于扩大同中国的交往，在安全上则追求对华出口更多的武器及技术，以此推动

实现并扩展该政治联盟的现实利益。

三、 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变迁的
两种国内政治逻辑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

　　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带来的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变迁，战略大三角时代

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地缘政治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联

盟所出现的重组也使得美国对华战略的国内政治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美

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逐步走向了瓦解，以民主党

为代表的东北部—西海岸政治联盟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南方—中西部政治联盟

形成了一种 “对等极化”的格局，因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开始在更大程度

上显露出党派竞争与党派差异的色彩。这一现象对于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制

定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瓦解的根源在于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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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首先，制造业的不

断衰落与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持续发展致使民主党传统的支持者———五大湖区

“铁锈带”（犚狌狊狋犅犲犾狋）白人蓝领阶层主张政府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应对国内经济、

社会问题而非全球扩张；力图扭转全球化对于美国制造业构成的冲击，创造更

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同时在贸易问题上支持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全球化的

突飞猛进也使得东西海岸源源不断涌入的广大少数族裔、外来移民，以及受过

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及白领阶层成为民主党日益倚重的国内政治基础，而他们作

为这一进程的受益者，更加认同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其中少数族裔

和外来移民同时要求政府 “要黄油不要大炮”，提供更多社会福利并提高最低工

资。其次，随着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在冷战后转型成为美国新兴产业迅速崛起的

“阳光地带”，南方—中西部政治联盟逐渐在外交上找到了利益共同点，那就是

追求自由贸易、增加军费开支，要求政府 “要大炮不要黄油”，推行一种建立在

利益基础上更具现实主义特征的扩张性对外战略。①基于以上事实，民主党代表

的东北部—西海岸政治联盟与共和党代表的南方—中西部政治联盟在对华战略

问题上产生了带有明显差异性的利益诉求，进而使得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接触建

立在两种不尽相同的国内政治逻辑基础上。

就民主党及其东北部—西海岸政治联盟而言，由于其对外战略的整体取向

是自由主义式的，亦即通过运用国际制度、联盟体系以及多边主义的方式尽可

能低成本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进而将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国内经济、社会

问题的解决，因而其对华战略的主要诉求也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的基础上，希

望通过接纳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一员换取中国的合作，使之

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挑战者。与此同时，与中国进行深度交往还可以推

动中国的内政外交朝着自由主义价值观所期待的方向演化。②正是基于以上战略

考虑，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华战略才表现出明显的接触特征，如强化中美

经贸关系、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深与中国的协调，同时在安全上防范而非遏

６５

①

②

王浩：《社会联盟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 （１９４５—２０１５）》，第５８—８８页。

柯庆生、陆伯彬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

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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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国的崛起。当然，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与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期间美国的对华

接触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方面，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美国在安全领域将中国

视为潜在的挑战，而非 “准盟友”，因此冷战后美国终止了对华武器及高技术出

口。另一方面，由于民主党对华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在意识形态上 “改造”

中国，因此两国在这一时期围绕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博弈有所突出。不过总

的来看，东北部—西海岸政治联盟主导的民主党政府基于自身的对外战略利益

诉求，致力于运用自由主义的对外政策方式对中国进行接触。

就共和党及其代表的南方—中西部政治联盟而言，由于其对外战略的整体

取向是现实主义式的，亦即通过运用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强化美国的

霸权地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扩张，因而其对华战略的主要诉求也建立在

现实主义理念的基础上，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实现自身利益，这就

使得中美经贸关系日益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 “压舱石”。此外，由于小布什政府

执政后不久美国便发生了 “９·１１”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因而反恐合作成为２１

世纪第一个１０年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不难发现，在共和党式的现

实主义理念主导美国外交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接触更多地建立在具体利益而

非价值观原则基础上，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可以在美国认为对自身利益而言至

关重要的领域进行合作，从而使双边关系实现稳定发展。例如，小布什政府时

期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 （犚狅犫犲狉狋犣狅犲犾犾犻犮犽）将中美关系描述为 “负责任的

利益攸关方”，这就表明这一时期由美国国内政治逻辑所决定的现实主义思维提

供了中美合作以及美国对华接触的重要基础。①

总之，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表现出了与冷战后期全然不同

的形态、侧重和方式，这一现象植根于美国国内政治逻辑的变化，即政治联盟

重组的发生以及政治结构的相应调整。因此，国内政治视角为我们理解这一时

期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同的对华接触思维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有助于我们丰

富和完善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７５

① 犇犲狀狀犻狊犅犾犪犻狉，犲犱．，犝．犛．犆犺犻狀犪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犃狀犃犳犳犻狉犿犪狋犻狏犲犃犵犲狀犱犪，犪犚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犆狅狌狉狊犲，犖犲狑

犢狅狉犽：犜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狅狀犉狅狉犲犻犵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犐狀犮．，２００７，狆狆．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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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 “奥巴马联盟” 到 “特朗普联盟”： 国内政治与
竞争时代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逻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中美关系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中国的加速

崛起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两场战争”连同金融危机后所遭遇的过度扩

张和权势透支，美国的对华战略思维开始越来越建立在地缘政治逻辑的基础上。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逐步将中国锁定为最大的现实挑战者。中美两国也

因此从２００９年起步入了 “战略竞争时代”。然而在战略竞争时代的宏观背景下，

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题和侧重点却是不同的，造成

这种差异的原因植根于国内政治逻辑。就奥巴马政府而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

要想维护其全球地位，就必须将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 “国内建设 （狀犪狋犻狅狀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①在全球战略层面收缩战线、减少军费开支与海外干预、降低对外

战略成本，同时运用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盟友体系与国际制度的力量，维护美

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避免潜在的战略挑战者威胁到上述秩序。这一战

略取向本质上反映出的是民主党所代表的 “东北部—太平洋沿岸”政治联盟的对

外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诉求。

基于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致力于平衡与统筹上述政治联盟的外交利益

诉求，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以上述两部分国内社会

力量所构建的 “奥巴马联盟”决定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取向与

基本目标 （见表２）。

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对外战略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和主要推进手段——— “使

美国再次强大”与 “美国优先”———则植根于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所反映出的国内政

治力量重组进程的开启。这一重组集中表现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由民主党人

构建的美国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分裂。一直以来，这一联盟都是由新英格

８５

① 引自奥巴马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就阿富汗问题发表的讲话。参见 “犚犲犿犪狉犽狊犫狔狋犺犲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

犻狀犃犱犱狉犲狊狊狋狅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犠犪狔犉狅狉狑犪狉犱犻狀犃犳犵犺犪狀犻狊狋犪狀犪狀犱犘犪犽犻狊狋犪狀”，犠犲狊狋犘狅犻狀狋，犖犲狑犢狅狉犽，

犇犲犮．１，２００９．犜犺犲犠犺犻狋犲犎狅狌狊犲，犺狋狋狆狊：／／狑狑狑．狑犺犻狋犲犺狅狌狊犲．犵狅狏．／狋犺犲狆狉犲狊狊狅犳犳犻犮犲／狉犲犿犪狉犽狊狆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犪犱

犱狉犲狊狊狀犪狋犻狅狀犪狑犪狔犳狅狉狑犪狉犱犪犳犵犺犪狀犻狊狋犪狀犪狀犱狆犪犽犻狊狋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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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奥巴马联盟”的主要构成、外交诉求及其政策影响

“奥巴马联盟”主要构成 外交诉求 政策影响

大湖区白人蓝领阶层 反全球化、再工业化 推出 “五年出口倍增”计划

东西海岸少数族裔、移民 全球主义、要黄油不要大炮
战略收缩、削减军费、低成本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东西海岸白领、年轻人 自由主义、全球主义
依靠自由主义、多边主义与

国际制度维系美国领导地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兰 （犖犲狑犈狀犵犾犪狀犱）、中大西洋 （犕犻犱犱犾犲犃狋犾犪狀狋犻犮）与大湖区 “铁锈带”三部分构

成的，但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 “铁锈带”各州

在２０１６年的总统大选中几乎全部倒向共和党并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进而

推动形成所谓 “特朗普现象”。①这一现象使美国政治在冷战后两党极化的基础

上出现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和极化，亦即衍生为一种 “双重极化” （狋狑狅犾犲狏犲犾

狆狅犾犪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结构。②这就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形成了民主党与

共和党、共和党建制派—全球主义者与反建制派—本土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立

和冲突。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一年多来的实践看，低迷的民调支持率、两党政治

的巨大掣肘以及社会矛盾的持续深化，都使得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对于自身关

键选民群体———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和本土主义者———的依赖

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利益捆绑态势。③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政治联

盟的利益诉求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甚至决定性变量。

在对外战略领域，特朗普核心政治联盟的主要利益诉求在于改变全球化给

９５

①

②

③

从大选的结果看，在大湖区 “铁锈地带”的五个州中，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

和印第安纳州全部变成了共和党及特朗普的 “势力范围”，只有伊利诺伊州支持民主党。参见王浩：

《美国政治的演化逻辑与内在悖论》，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６４—８７页。

历史地看，“双重极化”是美国政党重组初期的正常国内政治现象。对于特朗普政府执政后

美国政治 “双重极化”的具体分析，参见吴心伯、达巍主编：《解读 “特朗普元年”》，复旦大学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第１７—２２页，犺狋狋狆：／／狑狑狑．犻犻狊．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１４／

犳犳／犮６８４０犪１３６４４７／狆犪犵犲．犺狋犿。

犘犲狑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犆犲狀狋犲狉，“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狊犇犻狏犻犱犲犱犻狀犞犻犲狑狊狅犳犜狉狌犿狆狊犆狅狀犱狌犮狋；犇犲犿狅犮狉犪狋狊犃狉犲

犅狉狅犪犱犾狔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犺狋狋狆：／／狑狑狑．狆犲狅狆犾犲狆狉犲狊狊．狅狉犵／２０１７／０８／２９／狉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狊犱犻狏犻犱犲犱犻狀狏犻犲狑狊狅犳狋狉狌犿狆狊

犮狅狀犱狌犮狋犱犲犿狅犮狉犪狋狊犪狉犲犫狉狅犪犱犾狔犮狉犻狋犻犮犪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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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带来的不利冲击，如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制造业持续外流、制造业相关就

业岗位减少，以及收入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等，希望美国减少不必要的海外干

预、降低对外战略成本、摆脱来自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约束，在处理与外部

世界的关系时，以美国的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为优先考虑。基于此，特朗

普政府执政后始终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抓手，致力于缩减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

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同时力图扩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进行战略收缩、减

少海外干预、与盟友分摊防务开支，以及通过频频退出多边性国际组织摆脱来

自盟友体系和国际制度的约束。当然，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中的单边主义取向

也是共和党传统外交理念的体现，并且其强调增加军费开支，同时将扩大美国

农产品和能源出口作为施政重点的做法也反映出了主流共和党政治—社会力量

的利益诉求 （见表３）。

表３　 “特朗普联盟”的主要构成、外交诉求及其政策影响

“特朗普联盟”主要构成 外交诉求 政策影响

大湖区白人蓝领阶层 反全球化、再工业化
经济民族主义、美国优先、

战略收缩、减少海外干预

大企业与中西部农业集团 全球主义、保守主义 扩大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南方保守派与军工产业 保守主义、单边主义 摆脱国际制度约束、增加军费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和特朗普政

府时期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国内政治逻辑基础上。这种逻辑差异在外交实践中体

现为分别将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推进美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利益作

为首要核心利益与优先关切，并且为了实现这种差异化的利益与关切，美国所

采取的对华战略手段也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国际制度竞合到基

于现实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国际经济竞争的演化。

　　（一）国内政治与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

上文已经表明，“奥巴马联盟”的对外战略诉求推动美国外交在奥巴马政府

时期的根本目标在于在全球战略层面收缩战线、减少军费开支与海外干预、降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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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对外战略的成本，同时运用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盟友体系与国际制度等政

策手段，维护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避免潜在的战略挑战者威胁到

这一秩序。就对华政策而言，奥巴马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

大挑战者和威胁者，因而在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致力于通过上述政策

手段同中国展开制度竞争，在控制竞争成本的基础上避免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

主导国。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美国自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开始以外交、军事、经济三管齐

下与相互配合的方式，使其以 “亚太再平衡”为表现形式的对华牵制和竞争政

策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在外交上，美国致力于广泛参与亚太地区既有的多边国

际机制和区域合作架构，并极力密切与本地区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关系，防

止中国地区外交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的形势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伴随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急剧淡化，

美国在冷战期间成功运行了近半个世纪并以其为核心建立的双边联盟体系，即

“轴幅”（犺狌犫犪狀犱狊狆狅犽犲）体系面临新的挑战。①为在维持自身地位的同时回应国

内政治联盟关于降低对外战略成本的诉求，奥巴马政府开始试图建立一种更具

包容性的多边合作机制。在此期间，美国不仅积极加入了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而且还广泛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及东亚峰会等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并力图

主导议事日程，以最终实现政治领导。此外，美国不断加深与亚太地区传统盟

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积极挖掘新伙伴，与新加坡

和印度等国来往日益频繁。同时，美国还逐渐改变了以往在南海等海洋领土主

权争端中的 “不介入”政策，开始积极寻找并利用海洋问题这一牵制中国的新

支点大做文章。

军事上，在国内政治联盟要求削减军费开支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对华牵

制与竞争的重心一方面在于强化与传统盟国的合作并不断寻求建立新的军事伙

伴关系，从而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降低战略成本；另一方面则在压缩战略资源

１６

① 犑狅犺狀犕犲犪狉狊犺犲犻犿犲狉，犜犺犲犜狉犪犵犲犱狔狅犳犌狉犲犪狋犘狅狑犲狉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犖犲狑犢狅狉犽：犠．犠．犖狅狉狋狅狀，２００１，

犮犺犪狆狋犲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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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极力调整军事部署以将主要精力投放于亚太。例如，在２０１２年１月５

日由国防部出台的 《新军事战略报告》中，美国决定未来１０年把６０％的海军力

量部署在亚太。①不难看出，这一调整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主

导地位，而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实践也证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动作频繁，

并且涉及范围广泛。在朝鲜半岛，美国不断加强与韩国的安保合作。在日本，

美国继续突出美军的 “前沿部署”，不仅在冲绳部署 “鱼鹰”直升机，还明确表

示将钓鱼岛纳入 《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强化美日同盟作为 “地区与世

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之地位。②２０１３年朝鲜核试后，美国开始在日本部署新

的犡波段雷达。③在南海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除在言辞上高调干涉外，在行动上

也积极跟进。例如，美国不仅向菲律宾等国出售武器，还决定在新加坡轮驻先

进的濒海战斗舰。在澳大利亚，奥巴马政府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宣布，美国将在其

北部的达尔文港轮驻２００—２５０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以巩固 “第二岛链”防线。

此外，美国还特别加强了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并将这种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

军事上的再平衡还体现为美军在该地区不断提升的作战能力。例如，奥巴马政

府提出了 “空海一体战”（犃犻狉犛犲犪犅犪狋狋犾犲）的作战新理念，将海、空军纳入统一

作战体系，以强化联系网络、提升作战规模和能力，增强战略威慑。④

经济上，“奥巴马联盟”以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为代表的对外战略取向体现

为力图通过推进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犜犘犘）谈判，建立以美国为中心并

绕开中国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区。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势

头使美国虽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却无法在经济上全面介入该地区已运行多

年的多边经贸机制，特别是目前在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市场为

２６

①

②

③

④

犜犺犲犘犲狀狋犪犵狅狀，“犚犲犿犪狉犽狊犫狔狋犺犲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狅狀狋犺犲犇犲犳犲狀狊犲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犮犚犲狏犻犲狑”，犜犺犲犠犺犻狋犲犎狅狌狊犲

犗犳犳犻犮犲狅犳狋犺犲犘狉犲狊狊犛犲犮狉犲狋犪狉狔，犑犪狀．５，２０１２．

参见 《美防长在日撰文称美日同盟是 “地区和世界安全支柱”》，新浪网，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５

日，犺狋狋狆：／／狀犲狑狊．狊犻狀犪．犮狅犿．犮狀／狑／２０１１１０２５／１３０６２３３５９３２７．狊犺狋犿犾。

参见李家成：《冷战后美国强化美日同盟的动因解析》，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３年

第２期，第１４—２６页。

犑犪犿犲狊犛狋犲犻狀犫犲狉犵犪狀犱犕犻犮犺犪犲犾犈．犗犎犪狀犾狅狀，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犮犚犲犪狊狊狌狉犪狀犮犲犪狀犱犚犲狊狅犾狏犲：犝．犛．犆犺犻狀犪犚犲犾犪

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犜狑犲狀狋狔犉犻狉狊狋犆犲狀狋狌狉狔，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２０１４，犮犺犪狆狋犲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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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的自发性经济合作机制。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力图推动建立 《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这样一种全新的经济合作模式，目的就在于将其作为主导亚太经

济合作的工具，以解决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路径问题，最终通过在该地区制

定一套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获得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优势。

总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亚太战略竞争集中体现为多边制度竞争，

即美国致力于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安全与经济等地区多边主义框架下同中国开

展全方位的主导权之争，防止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取代美国。归根到底，这一政

策做法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地缘政治逻辑框架下，由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

“奥巴马联盟”的对外政策诉求与利益偏好所界定的。因此，只有在地缘政治逻

辑的基础上从美国国内政治逻辑入手进行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分析其实践。

　　（二）国内政治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其对外战略的整体取向———反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

义———在对华政策中主要聚焦于双边层面的经贸议题。这一政策调整的国内政

治逻辑更为明确和直接。首先，基于国内政治逻辑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

略制定中不断上升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前美国政党重组趋势带来的 “双重极化”

政治结构，经贸问题本身即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而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贸关系又在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扮演着关

键角色。例如，中国不仅已经跃升为美国的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而且其对美

投资的规模也已经大幅超越美国对华投资规模。在美国的５０个州中，已经有多

达４７个拥有来自中国的投资。②又如，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产业转型升级

的步伐不断加快，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性正在逐步取代互补性，两国贸易中

存在摩擦的领域随之持续扩大。因此可以说，对华经贸政策的推行效果很大程

３６

①

②

经过几十年发展，东亚经济一体化已建立包括自由贸易区 （犉犜犃）、经济合作协定 （犈犘犃）

在内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参见王守贞： 《东亚经济一体化：回顾与展望》，载 《东南亚纵横》

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２１—２５页；张锡镇：《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与有关各方的态度和立场》，载 《东南

亚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第３４—４０页；犎犪狉狉狔犎犪狉犱犻狀犵，“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犗狉犱犲狉犪狀犱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

犃狊犻犪犘犪犮犻犳犻犮犚犲犵犻狅狀”，犻狀犚狅犫犲狉狋犚狅狊狊，犲犱．，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犻狀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犜狅狑犪狉犱犪犖犲狑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犗狉犱犲狉，犖犲狑

犢狅狉犽：犕．犈．犛犺犪狉狆犲犐狀犮．，２００３，狆．３３４。

章念生：《投资合作促进中美双赢》，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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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决定着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成败。从这一事实出发，特朗普政府在对华

经贸关系上致力于实现两方面的战略诉求：一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贸易逆差；

二是鼓励中国进一步扩大对美方的投资，尤其是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从

而推动解决经济和就业两个关键问题。从更深层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以经贸议

题为抓手的对华政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即通过稳固核心政治联

盟的支持，强化自身国内政治地位，最终推动完成一次有利于共和党的政党重

组。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特朗普政府自执政起便不断力推以所谓 “公平贸易”

为旗号、以实用主义和结果导向为理念的对华经济民族主义政策。

特朗普政府对于经贸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及其从竞选阶段便已付诸实践的战

略思维，本质上抓住并加速了美国政治演变的一大趋势，那就是白人蓝领阶层

对民主党日益明显的疏离。根据美国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 （犔犪狉狉狔犅犪狉狋犲犾狊）

的研究，美国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民主党的认同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便始

终处于下降态势，其中高收入白人对民主党的认同度从１９８０年起一直低于共和

党，而中低收入白人 （即政治学意义上的白人蓝领阶层）对民主党的认同

度———相对于共和党———则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０％降至２００４年的＋５％。①因此宏观

地看，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是对历史趋势的延续而非突变，只不过 “特朗普

现象”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并引发了备受瞩目的政治结果。如果考虑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美国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主要由于共和党执政时的政策，那么白

人蓝领阶层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理应更倾向于民主党及其施政理念。然而，实

际发生的政治演变态势反映出的却是更为复杂的美国政治逻辑。其中主要包括：

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念对于白人蓝领阶层的投票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

增长带来的实际收入增加，部分抵消了白人中低收入群体对经济不平等的负面

认知，这就意味着他们更关心就业而非福利；民主党的主要经济、社会政策红

利被大量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获取，从而大幅减少了白人蓝领阶层的获得感。

基于此不难发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中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内核的经贸政策完

全是为了迎合白人蓝领阶层这一核心政治联盟，从而实现维护自身政治利益、

４６

① 犔犪狉狉狔犅犪狉狋犲犾狊，犝狀犲狇狌犪犾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犜犺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狅犳狋犺犲犖犲狑犌犻犾犱犲犱犃犵犲，犖犲狑犢狅狉犽：

犚狌狊狊犲犾犾犛犪犵犲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２００８，狆．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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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执政地位的目标。

在政策实践中，特朗普政府以经贸议题为抓手的对华战略调整主要经历了

两个阶段。首先，从２０１７年４月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特朗普

访华，中美两国围绕 “百日行动计划”及 “一年行动计划”所涉及的利益分配、

政策协调、国内改革，以及配套措施等多方面内容，追求通过相互配合与妥协，

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突出分歧和矛盾，尤其是回应美方关于中美经贸关

系的现状有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的不满。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美方在谈判的

过程中采取了攻势，中方则处于守势。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

展将难免受制于美方所自我界定的利益、目标与议程，而且由这些利益、目标

与议程带来的双边经贸关系波动很可能会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①通过这一

阶段两国在经贸议题上的互动可以发现，在特朗普政府奉行建立在国内政治逻

辑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华政策框架下，美国对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甚

至让步需求不会减弱，经贸议题在特朗普任内将无疑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首要

议题。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围绕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主要领域的合作达

成了逾２５００亿美元的经贸协议，这一协议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取得阶

段性成果的标志。

其次，从２０１８年１月起，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开始进入运用加征关

税、炒作知识产权问题的办法向中国施压，从而实质性减少对华贸易逆差、谋

求对华经济优势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美方先后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洗衣机、

光伏产品、钢铁、铝等加征１０％到１１０％不等的关税，随后又列出了多达１３００

多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清单并对其加征２５％的关税；此外，２０１８年４月开始，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犝犛犜犚）依据所谓 “３０１”调查，宣布额外对中国输美的

１０００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商务部则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

销和反补贴 （“双反”）调查。②面对美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贸易原则

的单边主义做法，中国进行了有力的反制。２０１８年４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外贸易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相关规定，经国务院批

５６

①

②

宋国友：《“百日计划”如何书写中美经贸路线图？》，载 《新民晚报》，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４日。

参见 《特朗普要求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新浪网，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

犺狋狋狆：／／犳犻狀犪狀犮犲．狊犻狀犪．犮狅犿．犮狀／７狓２４／２０１８０３２３／犱狅犮犻犳狔狊狆犮狋犮２１８１０６７．狊犺狋犿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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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１４类

１０６项商品加征２５％的关税。①

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服务于其国内政治利益，

即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为主要抓手，最大限度地迎合其国内核心选民群体的利

益诉求，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从而解决白人蓝领阶层的就业问题。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美国国内 “双重极化”的政治结构下，国内政治对于特

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还体现为建制派政治精英—全球主义者的干预和掣肘。

自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尤其是特朗普成功访华以来，以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保守派议

员、行政部门中具有鹰派背景的官员以及主流政策智库为代表的建制派政治力

量，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不满情绪，认为其过于关

注经贸等具体议题，是一种政策上的 “短视”，忽视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重大战略

挑战。其结果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从２０１７年底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消极转向，突

出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因素，这就使得安全竞争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中美战略竞

争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美国国内主流政策精英在对华强硬方面达成

高度的共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国内政治逻辑正在走向某种程

度的 “合一”，这一趋势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战略的制定背景存在相当的可比

性，那就是当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之时，国内政治—社会

力量会搁置彼此的分歧与矛盾，形成较高程度的对外战略共识。这也是学界担

心中美两国会否陷入 “新冷战”的根本原因。

总之，从本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国内政治逻辑基础上，其根源在于民主、

共和两党政治精英面对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和变化了的国内政治结构，为实现

自身所依靠的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对外政策利益诉求，而在对华政策上存在

着差异化的战略需求。结果是，这种差异使得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连同美国对

华政策的重点在实践中先后体现为基于自由主义的多边制度竞争与规则约束，

以及基于现实主义的双边经济竞争与合作型施压。可以说，上述逻辑解释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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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国务院关税规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美国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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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重组与美国对华战略演进的国内政治逻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８）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宏观背景下，为何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不同阶段导向了不同

的结果，进而为我们分析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新的

切入点。就当前而言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国内 “双重极化”的政治结构下，

两党 “建制派—全球主义”政治力量开始越来越从地缘政治逻辑和安全维度思

考美国的对华政策，因而安全竞争有可能取代经济竞争成为下一阶段中美战略

竞争的主题。

五、 结　　语

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对华战略制定及其演化的地缘政治逻辑的研究和讨

论已相当充分，本文致力于从美国国内政治联盟重组的视角入手，分析不同阶

段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如何影响其对华战略的走向，借此对相关研究

视角进行补充。本项研究表明，自１９７９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在中美关系发展

的三个阶段———战略大三角时代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后冷战时代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和

战略竞争时代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背后，美国的对华战略实质上存在由国内政

治联盟重组所构建的三种相应形态，即冷战后期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主导下

基于对外扩张战略利益下的接触、冷战后东北部—西海岸与南方—中西部联盟

“对等极化”结构下民主、共和两党分别基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考虑的接触，

以及２００９年以来在中美步入 “战略竞争时代”的背景下 “奥巴马联盟”与 “特

朗普联盟”从不同国内政治逻辑出发而突显的差异化对华战略竞争主题：从多

边制度竞争与规则约束到双边经济竞争与合作型施压。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

演变是观察其对华战略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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